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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无专门的“通俗讲经”说
———以斋讲为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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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　要：长期以来，学术界一直有所谓 “通俗讲经”一说。不过，就唐五代时期的僧讲、俗讲和
斋讲三种讲经来看，僧讲是安居月对僧人的传法讲经，俗人不得参与。俗讲是在三长月举行的以劝人
输财为目的的佛教讲经法会，只要能达到目的，讲经的内容和方式并不固定。斋讲是僧人受斋食后应
施主之请的讲经，按照佛在世时即制订的规定，要如法当机。因此，佛教没有专门的 “通俗讲经”。
所谓俗讲是通俗讲经的说法，本无的据。
侯冲，哲学博士，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、国际儒学院教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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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俗讲经

　　长期以来，相当多的学者都认为，古代有一

种将佛经讲解通俗化，以让更多的人了解佛教、

信仰佛教的讲经。他们称之为通俗讲经、通俗化

讲经、通俗讲解或通俗演讲等 （用词不一，但意

思近同。为方便叙述，下文统一将其称为 “通俗

讲经”）。如斋讲就被认为是这样一种佛教的 “通

俗讲经”①。这一说法是否成立呢？

“斋讲”一词在东晋习凿齿写给谢安的信中

已经出现②，但一直未引起重视。台湾成功大学

王翠玲教授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，故先后发表

两篇文章作了讨论③。不过，她在将 “斋讲”析

分为 “斋”和 “讲”后，始终未能将二者结合起

来，故她的研究，虽有开先之功，但未能告诉我

们究竟什么是斋讲。佛教典籍中，“斋讲”一词

多次出现。佛经如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 《增壹阿

含经》卷三称 “能广劝率，施立斋讲，陀罗婆摩

罗比丘是”④，姚秦鸠摩罗什译 《佛说弥勒下生

成佛经》和 《佛说弥勒大成佛经》中分别有 “或

以施僧常食，斋讲设会，供养饭食”⑤、“或造僧

祇，四方无碍，斋讲设会，供养饭食”⑥ 等文。

从其文意来看，“斋讲”当即 《启颜录》（隋唐时

期成书）中 “斋会讲说”⑦、“设斋讲说”⑧等的略

称，表明 “斋讲”一词出现的背景，大都是施主

供僧饭食，即斋僧。因此，对 “斋讲”的理解，

如果放在僧人受斋赴请这一具体仪式程序中来理

解，庶能得到切实的认知。

一、僧人赴请与法施

僧人赴请与斋僧名异实同。唐代僧人义净
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卷一 “受斋轨则”章记述斋

僧时，既从施主的角度，又从僧人的角度使用了

不同的专有名词。从施主的侧面，称为 “斋法”、

“斋供”、“设斋”、“设斋供”、“设供斋僧”、“设

食”；从僧人的侧面，称为 “食法”、 “赴请”、

“赴供”、“受斋”、“受供”、“受斋供”、“受斋赴

请”⑨。表明同一件事，从施主方面的称呼，与

从僧人方面的称呼，名称各不相同。因此，僧人

赴请，就是赴应施主之请，接受供僧斋食，这是

从僧人角度的称谓。而从施主侧面的称谓，就是

斋僧。

斋僧并不只是单纯的请僧人来吃饭。从义净

“受斋轨则”章的记述来看，斋僧实际上还包括

施僧食后以诸物供养僧人，僧人为施主诵经、咒

愿等一系列活动，是以施僧食为基本要素，由僧

人参与完成的以满足信众需要为目的的复杂的佛



教仪式。斋僧的过程是，僧人接受信众之邀，应

赴施主斋食，通过讲经，施食、行嚫前后的咒

愿，满足信众各种各样的需要。而不同的施主，

由于不同的地理条件、文化背景和经济条件，他

们斋僧的情况往往各不相同，从而决定了僧人在

不同的斋僧过程中扮演的角色，使用的咒愿词亦

各不相同。

僧人受斋时，除咒愿施主外，往往会应施主

的要求，在食后为施主讲经说法。义净 《南海寄

归内法传》卷一 “过午或讲小经”⑩、“第二日禺

中浴像，午时食罢，齐暮讲经”瑏瑡，均能证明这

一点。故僧人的应请赴斋，施主施僧人食，与僧

人为满足施主需要而举行的礼佛、诵经、讲经和

授戒等仪式，在实际内容上是一体的。

僧人应施主之请讲经说法，以法施人，以法

度人，具体有两种表现形式。一是作为对施主财

施的回报。失译 《萨婆多毗尼毗婆沙》卷五说：

“所以食竟与檀越说法者，一为消信施故；二为

报恩故；三为说法令欢喜清净，善根成就故；四

在家人应行财施，出家人应行法施故。”瑏瑢对此作

了详细说明。二是出于宣扬佛法，导俗化方的需

要。唐代道宣 《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》于 “讣

（赴）请设则篇”之后，专设 “导俗化方篇”，最

先提到的手段，就是 “说法轨仪”瑏瑣，所指即讲

经说法。不论是哪一种，都是僧人应赴时对施主

施食、施财的回应。

二、如法讲经

僧人赴请的讲经有一定的程序。道宣 《四分

律删繁补阙行事钞》“导俗化方篇”，是对应 “讣

请设则篇”而出现的。其中有文称： “《三千威

仪》：上高座读经，先礼佛，次礼经法及上座，

后在座正坐，向上座坐。楗稚声绝，先赞偈呗，

如法而说。若不如法问、不如法听，便止。”瑏瑤所

说 《三千威仪》，即汉代安世高译 《大比丘三千

威仪》。查原经，并不见有 “如法而说。若不如

法问、不如法听，便止”等文字，说明它们是道

宣新加的内容。不过，道宣将 “如法而说”接在

“上高座读经”之后，一方面说明读经与讲经在

某些程序上确实是共同的，甚至可能是合为一体

的，另一方面也说明，讲经说法有一定的 “法”，

具体地说，是指释迦牟尼时的定制。

根据道宣 “导俗化方篇”所引诸经文字，参

证其它佛经的相关说明，可以看出讲经说法的定

制至少包括如下数条：

（一）听说契经和不具说文句

道宣 《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》卷下一 “导

俗化方篇”有文称：“《四分》：为檀越说法，听

说契经及分别义，得不具说文句。”瑏瑥 《四分》即

《四分律》，该书卷三十五有文说：“时诸比丘受

教已，月三时集，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。时大

众集，周旋往来，共为知友，给与饮食。王瓶沙

亦复将诸群臣大众来集。时诸比丘来集已，各各

默然而坐。诸长者白诸比丘言：我等欲闻说法。

诸比丘不敢说，以此事白佛。佛言：听汝等与说

法。既听已，不知当说何法。佛言：自今已去，

听说契经。时诸比丘欲分别说义，当说义时，不

具说文句，各自生疑。佛言：听说义不具说文

句。”瑏瑦说义即说法， “不具说文句”指不完全按

照佛经原文来讲，意思比较容易理解。“契经”，

指佛所说经。附于 《后汉录》的失译 《分别功德

论》卷一说：“契经者，佛所说法。或为诸天帝

王，或为外道异学，随事分别，各得开解也。契

者，犹线连属义理，使成行法，故曰契也。”瑏瑧由

于契经是 “随事分别”而说，故唐、宋时期佛教

经疏又称：“言契经者，谓能总摄、容纳、随顺

世俗胜义坚实理言。如是契经，是佛所说，或佛

弟子佛许故说。”瑏瑨 “经者，梵音修多罗，义翻为

契经。契者，诠表义理契合人心，即契理契机

也。经者，《佛地论》云：能贯能摄，故名为经。

以佛圣教，贯穿所应说义，摄持所化生故。”瑏瑩则

所谓契经，又指随顺世俗并契理契机的佛经。由

于佛 “听说契经”，故讲经说法时讲什么经，并

没有一个硬性规定，而是由讲经说法时的具体情

况决定。

佛制 “听说契经”，并允许僧人 “略撰集好

辞要义”瑐瑠，不完全按照佛经原文来讲，在失译

《毗尼母经》卷六亦有相近说法瑐瑡。另外，《十诵

律》卷五十七又说：“诸外道梵志，六斋日和合

一处说法，大得利养，增长徒众。洴沙王深爱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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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，故作是念：愿诸比丘，六斋日和合一处说

法，我当引导大众，自往听法，令诸比丘以是因

缘，大得供养，增长徒众。以是事白佛。佛言：

从今日听诸不病比丘，六斋日和合一处说法。诸

比丘随佛教，听六斋日一处说法，国王群臣皆来

听法，诸比丘大得供养，徒众增长。诸比丘或有

坐地说法，音声不能远闻。作是念：佛听我立说

法善。以是事白佛，佛言：听立说法。尔时诸比

丘广说大经，说者劳闷，听者疲极。以是事白

佛，佛言：若宜止时到，听止。时诸比丘，取佛

经义，自用心广分别说。诸比丘心疑：将无坏法

耶？以是事白佛，佛言：从今日听取佛经义，庄

严言辞，次第解说。”瑐瑢表明僧人说法时，不仅可

以站着说法，可以选择适宜时间停止，还可以

“不具说文句”，即不照经文，仅取佛经中义，依

次进行解释。

（二）应机说法

讲经说法除了使用契理契机的契经外，还需

要根据听众的具体情况作应机说法。

首先是对根机的说法。失译 《毗尼母经》卷

六说：“复次说法比丘，应当筹量大众，应说何

法而得受解。众若应闻深法，当为说深法；应闻

浅者，为说浅法。不益前人，名为恶说。何故不

益前人？闻此浅法，不欲听闻，不求取解。何者

名为深法？论持戒、论定、论慧、论解脱、论解

脱知见、论十二因缘乃至论涅槃，是名深法。应

闻深者，说如是法，乐欲听闻，思求取解，是名

为益。若乐浅者，应为说浅。何者是浅法？论持

戒、论布施、论生天论。若众乐浅，为说深，不

乐听闻，不求受解，不益前人，是名恶说。浅者

为说浅法利益故，名为善说。”瑐瑣 阇那崛多等译

《大法炬陀罗尼经》卷六说： “若诸法师欲说法

时，应先观察众生根宜，然后随须而为演说。若

知众生闻于布施获利益者，法师即应先说布施，

令彼欢喜；当知此时，不应更说诸余法门。或复

有人乐欲持戒，法师则应为说持戒；亦不得说余

深法也。如是众生或时乐行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

智慧乃至乐闻种种法门，即皆为说，令速开

解。”瑐瑤不论是说深、浅法，还是根据众生根宜随

须说法，都是对根机的说法。

其次是应时、应处、应请、应需和护教。

《大般涅槃经》卷十七说：“复次善男子，若我弟

子受持读诵，书写演说是 《涅槃经》，莫非时说，

莫非国说，莫不请说，莫轻心说，莫处处说，莫

自叹说，莫轻他说，莫灭佛法说，莫炽然世法

说。善男子，若我弟子受持是经，非时而说，乃

至炽然世法说者，人当轻呵而作是言：若佛秘藏

《大涅槃经》有威力者，云何令汝非时而说，乃

至炽然世法而说？若持经者作如是说：当知是经

为无威力。若无威力，虽复受持，为无利益。缘

是轻毁 《涅槃经》，故令无量众生堕于地狱。受

持是经，非时而说，乃至炽然世法而说，则是众

生恶知识也。”瑐瑥虽然经文只是以遮诠的方式，要

求 “莫非时说，莫非国说，莫不请说，莫轻心

说，莫处处说，莫自叹说，莫轻他说，莫灭佛法

说，莫炽然世法说”，但正面意思，则是要求应

时、应处、应请、应需和护教。

（三）佛制不应

针对僧人说法中存在的问题，佛制订了讲经

说法不允许的规则。从其内容来看，一是在经中

规定不得在受斋前说法，二是在律中有二比丘不

得同一高座说法，不应同声合呗，不得以过差歌

咏声说法或外道歌音说法等。

经中的规定见于汉安世高译 《佛说骂意经》。

其文称：“人请道人，道人未食，不应问经。道

人为说，有罪。道人食，乃得问经道。”瑐瑦所说道

人，即指僧人。汉代以佛教为正道、大道，故称

僧人为道人。经中规定僧人未受食，不应问经，

并称如果僧人未受食先为施主说法，则有罪。另

外，安世高译 《大比丘三千威仪》卷上亦说：

“未食不得为人说法。”瑐瑧同样规定未受斋食前不

得说法。

律中的规定有数种。首先是二比丘不得同一

高座说法和不得以极差歌咏声说法。 《四分律》

卷三十五说： “时二比丘共一高座说法。佛言：

不应尔。二比丘同一高座说法，共诤。佛言：不

应尔。彼相近敷高座说义，互求长短。佛言：不

应尔。彼因说义，共相逼切。佛言：不应尔。”瑐瑨

又说：“时诸比丘二人，共同声合呗。佛言：不

应尔。时诸比丘欲歌咏声说法，佛言：听。时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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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比丘去世尊不远，极过差歌咏声说法。佛闻

已，即告此比丘：汝莫如是说法。汝当如如来处

中说法，勿与凡世人同。欲说法者，当如舍利

弗、目揵连平等说法，勿与凡世人同说法。诸比

丘，若过差歌咏声说法，有五过失：何等五？若

比丘过差歌咏声说法，便自生贪著，爱乐音声，

是谓第一过失。复次，若比丘过差歌咏声说法，

其有闻者生贪著，爱乐其声，是谓比丘第二过

失。复次，若比丘过差歌咏声说法，其有闻者，

令其习学，是谓比丘第三过失。复次，比丘过差

歌咏声说法，诸长者闻，皆共讥嫌言：我等所习

歌咏声，比丘亦如是说法。便生慢心，不恭敬，

是谓比丘第四过失。复次，若比丘过差歌咏声说

法，若在寂静之处思惟，缘忆音声以乱禅定，是

谓比丘第五过失。”瑐瑩其次是不得二比丘同一座中

共说一法，不得用外道歌音说法等数种。《毗尼

母经》卷六说：“尔时佛听说法，时有二比丘同

一坐中，并共说一法。如来闻之，即制不听。尔

时会中复有一比丘，去佛不远，立高声作歌音诵

经。佛闻，即制不听用此音诵经。有五事过，如

上文说。用外道歌音说法，复有五种过患：一者

不名自持；二不称听众；三诸天不悦；四语不正

难解；五语不巧，故义亦难解。是名五种过

患。”瑑瑠 《毗尼母经》的文字与 《四分律》文有一

定差异，但所说意思略近，表明如来至少制订了

两类规定。

另外，《四分僧戒本》还规定了以下不得说

法的情况：“人坐己立，不得为说法。除病应当

学。人卧己坐，不得为说法。除病应当学。人在

座，己在非座，不得为说法。除病应当学。人在

高座，己在下座，不得为说法。除病应当学。人

在前，己在后，不得为说法。除病应当学。人在

高经行处，己在下经行处，不得为说法。除病应

当学。人在道，己在非道，不得为说法。除病应

当学。”瑑瑡

佛经中其他佛制不许说法者尚多，不赘举。

从上面所引来看，关键在于是否当机，是否符合

律制。

总上有关僧人赴请讲经的各种规定可以看

出，讲经应注意知时应时，根据具体条件展开；

讲经有一个基本的仪式程序，但讲的内容则是随

机的。如法讲经，要求讲经者把握讲经说法的随

机性。而当机讲经，则决定了讲经的内容以及讲

经文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。这一点对理解敦煌

遗书中的讲经文和变文等讲唱体文学作品当有启

发。

三、佛教无专门的 “通俗讲经”

唐五代时期，佛教的讲经至少有僧讲、俗讲

和斋讲三种。向达先生 《唐代俗讲考》一文，提

出俗讲与唱导异名而同实，钩稽俗讲的仪式，论

证押座文、变文等通俗文学作品为俗讲之话本，

探讨了俗讲文学的来源与演变。被认为 “创获发

明，一时推为名作”瑑瑢。向文称俗讲为 “专为启

发流俗的通俗讲演”瑑瑣，“以经论为根据，不作高

深原理的探讨，只就日常行事，演饰经义。用普

通的话语，求甿庶的易懂”瑑瑤，或 “假托经论利

诱愚氓，辞意浅显，见讥大雅”瑑瑥，可谓诸多学

者称俗讲是 “通俗讲经”，“是通俗的讲述佛法”瑑瑦

的嚆矢。

不过，日僧圆珍 《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文

句合记》卷上称：“言 ‘讲’者，唐土两讲：一、

俗讲，即年三月，就缘修之。只会男女，劝之输

物，充造寺资。故言 ‘俗讲’。 （僧不集也。云

云。）二、僧讲，安居月传法讲是。（不集俗人类

也。若集之，僧被官责。）”瑑瑧 “年三月”指一、

五、九三长斋月。圆珍的记载，明确说明僧讲是

安居月对僧人的讲经，俗讲是在三长月举行的劝

人输财修寺的讲经。与胡三省称俗讲 “徒以悦俗

邀布施”瑑瑨恰能相互印证。如果再结合圆仁等人

对俗讲的记载，可以看出俗讲实际上是唐五代时

期一种在三长月举行的劝人输财的佛教讲经法

会。俗讲包括讲经和受斋戒两种，俗讲仪式与之

相对应；佛经、讲经文、变文、因缘文和受八关

斋戒文等都可以是俗讲的话本，但它们并非只是

俗讲的话本瑑瑩。向达先生及后来诸多学者认为俗

讲是 “通俗讲经”，一方面是对敦煌遗书中讲唱

文学作品属性的认识不清，不知道它们本是佛教

斋供仪式文本 （这一点笔者另有专文），另一方

面是不知道按照如法讲经的要求，讲经者要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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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、应处、应请、应需和护教，要把握讲经说法

的随机性，要遵守种种佛祖在世时就制订的规

定，故对俗讲作了望文生义的理解，在窄化唱导

及讲经经文、受八关斋戒文、唱导文外延的同

时，又泛化了俗讲的内涵。上文对斋讲的考察亦

表明，斋讲是僧人受斋食后应施主之请的讲经，

佛在世时已经规定要如法当机，因此亦不是专门

的 “通俗讲经”。

因此，就唐五代时期的僧讲、俗讲和斋讲三

种讲经来说，僧讲是安居月对僧人的传法讲经，

讲经对象为僧人，俗人不得参与；俗讲是在三长

月举行的以劝人输财为目的的佛教讲经，其对象

是俗人而非僧人，由于目的不是教化民众而是劝

人输财，只要能达到目的，可以亦有必要使用各

种能达成目的的手段，故讲经内容和讲经方式并

不固定；斋讲是僧人应施主之请的如法当机的讲

经，它们都不是专门的 “通俗讲经”。换句话说，

就唐五代时期佛教讲经来说，目前找不到专门的

“通俗讲经”。由向达先生提出，长期以来一直较

为流行的所谓唐代俗讲是通俗讲经的说法，本无

的据。

（责任编辑：又小易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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